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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需求特征研究 

高文书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 

【摘 要】：数字经济是当今时代发展潮流，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对人力资本产生更多更新需求。文章利用

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从业者表现出受教育程度高、年纪轻、工作年限短、

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高等特征。数字经济从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3.47年，比全部从业人员高 1.96年;平均年龄

只有 33.38 岁，比全部从业人员小 7.52 岁;平均工作年限为 13.52 年，比全部从业人员少 9.38 年;平均月收入为

10553.22 元，比全部从业人员高 58.70%。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年限有正的工资回报，工作经验对工资没

有影响，技能培训有正的工资回报。加入数字经济与各项人力资本的交叉项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年限的工资回报

率，在数字经济部门会提高 1.64 个百分点;工作年限的回报率在数字经济部门与非数字经济部门之间没有差别;技

能培训的工资回报率在数字经济部门会提高 20.72个百分点。这表明，数字经济部门对教育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

力资本有更高的需求，而对工作经验型人力资本的需求与非数字经济部门没有差异。文章建议中国应采取进一步提

升教育水平、加强技能培训等措施，尽快弥补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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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

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1]。《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首次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关键生产

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2]。数字经济

是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具体体现，是推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也对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积累

与开发带来重要机遇和挑战。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018 年 3 月，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发布了《数字经济测算报告》[3]，根据其对数字经济类别的定义，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产业的就业规模占数字经济就业总量的 33%。随着 ICT 产业的蓬勃发展，ICT 产业和其融合产业创造了海量的

工作岗位和机会，对人才的需求极为旺盛。2010年至 2018年全球 ICT行业雇员人数增加 834万，2018 年总雇员人数达到 4366

万。相关研究还表明，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中的受雇型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创业者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

社会关系网络较弱和社会融资能力较弱的群体也有积极影响
[4]
。比较分析发现，在不同的信息技术行业中，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对

就业的促进效应最为突出[5]。 

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带动和促进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数字经

济规模达到 31.3万亿元，增长 20.9%，占 GDP比重为 34.8%;数字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迅速提升，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累计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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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 24.26%，同比增长 11.5%[6]。一项基于投入产出法的研究表明，2016 年中国数字经济在带动制造业

就业中的比重高达 87.5%，带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总数的比重达 50.9%[7]。夏炎等分析了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的影响

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大幅拉动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就业规模，也促使就业呈现年轻化特征(主体为

16—34岁)，同时提升了以软件研发和相关制造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行业的大学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人群就业占比。 

数字经济在创造就业的同时，也带来工作性质和所需技能的重大转变。计算机化(Computerization)使得常规性体力劳动和

常规性认知任务劳动力投入减少，非常规认知任务劳动力投入增加[8]。Acemoglu和 Restrepo研究发现自动化生产引发了对就业

的替代效应，并且创造了新的工作任务。一是它取代了低技能工人而不是高技能工人;二是它直接使高技能工人受益，他们在较

新、较复杂的任务中相对于低技能工人具有相对优势[9]。对工业智能化的实证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智能化会对制造业岗位产生替

代，但会扩大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规模
[10]

。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对新时期劳动者就业提出更多的要求和挑战，不只需要

劳动者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技能，更需要劳动者掌握数字技能和沟通技能[11]。在未来 20年，那些学历要求较低的职业将

遭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就业人员将受到新技术的波及[12]。尽管目前劳动力市场上提供的高技能劳动者数量有所增加并持续增

长，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也在提高，但是高技能人才和专业人士的短缺仍被广泛注意到[13]。 

中国数字经济人才短缺问题突出。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数字人才储备处于落后的位置。领英中

国的研究显示[14]，美国仅在人工智能领域就拥有 85万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位列全球第一，印度有 15万人，英国有 14万人，

加拿大有 8 万人，而中国只拥有 5 万余人。在人才结构方面，中国人工智能(AI)行业中从业十年以上的人才数量与美国差距甚

远，美国为 71.5%，中国只有 38.7%。中国在人工智能的人才数量仅为美国的 1/30，人才储备有较大差距，数字人才供不应求。 

总之，数字化在为经济发展赋予巨大能量的同时，也改变了相关行业对包括劳动力技能和教育程度等在内的人力资本需求，

中国数字人才短缺的问题突出。本文基于最新一轮即 2019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需求特征:

一是通过数字经济与其他行业的比较，描述中国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状况;二是通过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比较分析，探讨数字经济

部门的人力资本需求特征;三是围绕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数字经济下人力资本提升的对策建议。 

二、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状况及比较分析 

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认为，人力资本包括劳动力所

具备的知识、能力、技术等一系列属性。他指出，一个人通过教育获得能力和知识，从而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在社会活动中赚取

一定的收入;如果教育影响了经济中很重要的生产活动，那么教育就是资本的一种形式[15]。除教育之外，培训、“干中学”、营

养和健康等，也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形式。本文按照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三类进行分析:一是教育型人力

资本，以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二是培训型人力资本(或称技能型人力资本)，以参加技能培训的情况来衡量;三是经验型人力资本，

以工作年限来衡量。健康型人力资本因为调查数据中没有相关数据，在本文中的分析没有包括。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数据，对中国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状况和特征

进行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

项目，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中国内地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次

调查访问 7000 到 10000 余个家庭，其研究结果可推论全国年满 18—69 周岁的住户人口。本数据是最新一轮的调查数据，能够

很好地反映当前中国的整体社会经济状况。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样本量为 10283人，其中，男性 4413人，占 42.92%;女性 5870人，占 57.08%。年龄最

小的 18岁，最大的 69岁，平均 46.52岁。已婚者占 87.51%，未婚者占 12.49%。农业户口者占 69.35%，非农业户口者占 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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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于分析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问题，因此将分析的对象限定于调查时有工作且只从事非农工作的被访者，一共 3268人，

其中男性 1661人，占 50.83%;女性 1607人，占 49.17%。总样本和分析样本的具体描述性统计如下表(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和分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 

 
全样本 分析样本 

个案数（人） 百分比（%） 个案数（人） 百分比（%） 

男 4,413 42.92 1,661 50.83 

女 5,870 57.08 1,607 49.17 

未婚 1,284 12.49 491 15.04 

已婚 8,994 87.51 2,774 84.96 

非农户口 3,107 30.65 1,531 47.84 

农业户口 7,031 69.35 1,669 52.16 

18—24岁 934 9.22 249 7.74 

25—29岁 665 6.57 364 11.31 

30—34岁 800 7.9 446 13.86 

35—39岁 878 8.67 442 13.74 

40—44岁 891 8.8 438 13.61 

45—49岁 1,145 11.31 496 15.41 

50—54岁 1,339 13.22 350 10.88 

55—59岁 1,246 12.3 237 7.36 

60—64岁 1,047 10.34 120 3.73 

65—69岁 1,182 11.67 76 2.3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2019 年)数据计算。 

(二)数字经济从业人员基本状况 

本文采用狭义的数字经济定义，将数字经济界定为“数字产业化”部门，具体包括两部分，一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二是制造业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样，利用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对数字经济

和其他行业的比较发现，数字经济从业人员至少具有“两低两高”的特点，即从业者的平均年龄低、工作年限低，受教育程度

高、月收入高。 

数字经济从业者的平均年龄低，体现在其平均年龄只有 33.38 岁，在全部 19 个行业中排名第 18 位，仅略高于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33.26 岁)，比全部从业人员平均年龄(40.90 岁)小 7.52 岁。工作年限低，体现在其平均工作年限为 13.52 年，在全

部行业中排名倒数第 4位，比全部从业人员平均工作年限(22.90年)少 9.38年。受教育程度高，体现在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3.47

年，在全部行业中排名第 5，比全部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11.51年)高 17.03%。收入水平高，体现在其平均月收入为 10553.22

元，在全部行业中排名第 5，比全部从业人员平均月收入(6649.88元)高 58.70%(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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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字经济从业人员状况及与其他行业的比较 

 年龄（岁） 工作年限（年） 教育年限（年） 月收入（元/月） 

数字经济 33.38 13.52 13.47 10553.22 

农、林、牧、渔业 49.80 35.04 7.80 4082.02 

采矿业 39.23 12.69 11.61 8796.77 

制造业（不含电子设备制造） 42.28 25.18 10.23 5698.9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0.48 20.17 13.31 4883.33 

建筑业 42.92 12.21 9.59 13545.19 

批发和零售业 40.57 23.27 10.64 5249.2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1.94 24.38 10.70 5339.86 

住宿和餐饮业 39.14 23.22 9.87 6577.90 

金融业 35.70 10.49 14.74 8077.20 

房地产业 43.56 26.12 11.21 4482.4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1.85 23.53 12.26 17174.7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8.41 16.94 14.47 9747.0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5.47 27.85 11.44 11773.96 

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 43.45 26.84 9.76 4131.34 

教育 38.58 17.69 14.67 5147.98 

卫生和社会工作 38.78 19.50 13.29 5666.0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3.26 15.83 13.10 11639.9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2.51 22.17 13.60 4786.99 

合计 40.90 22.90 11.51 6649.8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2019年)数据计算。注:工作年限=年龄-受教

育年限-7，即假设从业者 7岁上学且就业没有中断过。 

(三)数字经济部门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 

为更加清晰、直接地比较数字经济和其他行业的差别，我们将除数字经济之外的其他行业统称为非数字经济部门，进一步

比较数字经济和非数字经济部门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别。 

首先，数字经济部门平均受教育年限长，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远高于非数字经济部门。计算表明，数字经济部门从业者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3.47年，相当于大专学历;而非数字经济部门从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11.44年，相当于高中学历。从受

教育程度看，数字经济部门从业者以大学及以上学历为主体，一半以上为大学学历，其中大学专科占 22.77%，大学本科占 28.71%，

研究生占 4.95%;而非数字经济部门则以高中及以下学历为主体，大学专科只占 8.39%，大学本科只占 8.75%，研究生更是只占

0.73%(见图 1)。 

其次，数字经济部门平均工作年限相对较短，显示出数字经济部门从业者工作经验比非数字经济部门要低。工作经验是劳

动者“干中学”积累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总和，是劳动者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由于以工作经验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难以直

接测量，一般以工作年限作为工作经验的代理变量，即劳动者的工作年限越长，就认为劳动者的工作经验越丰富，人力资本水

平越高。计算表明，数字经济部门从业者平均工作年限只有 13.52 年，而非数字经济部门达到了 23.17 年，显示出数字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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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从业者在工作经验方面与非数字经济部门有很大差距。 

 

图 1 数字经济和非数字经济部门的教育程度构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2019 年)数据计算。 

再次，数字经济部门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高，反映出数字经济部门从业者技能型人力资本积累高于非数字经济部门。数据

显示，当问到“在过去一年，您是否参加过单位提供的提高技能方面的培训”，数字经济部门的从业者中有 61.36%的人回答

“是”，而非数字经济部门的从业者中这一比例只有 46.37%，比数字经济部门低了 14.99 个百分点。这显示出数字经济部门从

业者在技能型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相对于非数字经济部门有很大优势。 

以上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部门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和培训型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高于非数字经济部门;经验型人力资本低于非

数字经济部门。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教育型人力资本和培训型人力资本的供给必须要跟上。以教育型人力资本为例，非数字

经济部门劳动者教育年限的平均值只有 11 年左右，而数字经济部门这一数值在 13 年左右，差距甚大。如果人力资本结构无法

提供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所需要的新人才、新技能，这将导致人才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程度加剧，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

且劳动者还会因为难以适应新技术革命而面临结构性失业和被劳动力市场淘汰的风险。 

三、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需求差异分析 

本文按照以下思路，探索数字经济在人力资本需求方面与非数字经济部门的差异:因为工资是劳动力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

均衡价格，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里，不管劳动者在哪个经济部门工作，同样的人力资本应该获得同样的工资回报;如果某项人力

资本在一个经济部门的工资回报高于另一个经济部门，则可以认为该部门对该项人力资本存在过度需求，或者说人力资本供给

相对不足，从而产生了对该项人力资本的溢价。 

本文利用拓展的明瑟方程，对劳动者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进行实证分析。以劳动者小时工资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

以教育年限、工作年限、是否接受过技能培训为解释变量，以性别、婚姻状况、户口性质为控制变量，并分别以数字经济部门

与各类型人力资本变量的乘积作为交叉项，进行回归分析。显然，如果某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该类型的人力资本在

数字经济部门有额外的正的工资回报，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数字经济部门对该类型人力资本有更高的需求;反之

则反是。如果某交叉项的系数不显著，则说明该类型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在数字经济部门与非数字部门是没有显著差异的，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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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对该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是“中性”的。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见表 3)。 

回归结果表中的(1)列展示的是基准回归结果，即不加交叉项的工资方程回归结果。该结果显示，教育型人力资本即教育年

限有正的工资回报，在其他条件下同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小时工资会增长 6.35%;工作经验型人力资本的回归系

数不显著，说明其对工资收入没有影响;技能型人力资本即技能培训有正的工资回报，过去一年参加过单位提供的提升技能方面

的培训，能够使小时工资增长 8.2%。此外，性别、户口性质对工资有显著影响，同等条件下，男性比女性工资高 33.12%，农业

户口者比非农户口者低 7.52%;婚姻状况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表中的(2)、(3)、(4)列，展示的是分别加入数字经济*教育年限、数字经济*工作年限、数字经济*技能培训等三

个交叉项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教育的工资回报率仍保持在 6.35%左右，工作年限仍然没有回报，技能培训的回报率在

7.35%—8.20%。数字经济与教育年限的交叉项，回归结果显著，系数为 0.0164，意味着同等条件下，教育年限的工资回报率在

数字经济部门相应增加 1.64 个百分点，即达到 7.94%(0.0630+0.0164);数字经济与工作年限的交叉项，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

工作年限的回报率在数字经济部门与非数字经济部门没有差别;数字经济与技能培训的交叉项，回归结果显著，系数为 0.2072，

意味着同等条件下，技能培训的回报率在数字经济部门会相应增加 20.72个百分点，即达到 28.04%(0.0732+0.2072)(见表 3)。 

因此，对这些交叉项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部门对教育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有更高的需求;而对经验型人力资

本的需求是“中性”的，即与非数字经济部门没有差异。 

表 3 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1) (2) (3) (4) 

教育年限 
0.0635*** 0.0630*** 0.0635*** 0.0639*** 

(10.0445) (9.9678) (10.0405) (10.1012) 

工作年限 
0.0033 0.0034 0.0033 0.0034 

(0.6955) (0.7135) (0.6921) (0.7144) 

工作年限平方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2.1370) (-2.1303) (-2.1307) (-2.1284) 

技能培训（受过=1） 
0.0820** 0.0819** 0.0819** 0.0732** 

(2.3819) (2.3848) (2.3797) (2.1066) 

性别（男=1） 
0.3312*** 0.3334*** 0.3313*** 0.3316*** 

(10.2230) (10.3013) (10.2206) (10.2402) 

婚姻状况（已婚=1） 
0.0425 0.0536 0.0425 0.0467 

(0.7509) (0.9465) (0.7521) (0.8260) 

户口性质（农业=1） 
-0.0752%% -0.0727* -0.0750** -0.0753** 

(-2.0148) (-1.9504) (-2.0098) (-2.0198) 

数字经济*教育年限 
 0.0164***   

 (2.6050)   

数字经济*工作年限 
  0.0004  

  (0.0887)  

数字经济*技能培训 
   0.2072* 

   (1.8245) 

常数项 
2.0952*** 2.0802*** 2.0947*** 2.0849*** 

(18.4975) (18.3660) (18.4709) (18.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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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数 2,218 2,218 2,218 2,218 

R<squared 0.1968 0.1993 0.1968 0.1980 

 

注:括号内是 t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和建议 

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趋势，我国在世界数字经济发展中已经处于前列，但人力资本水平与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

相比仍有巨大差距。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经济的发展[16]。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部门对教育

和技能培训有显著需求。人力资本的提升关系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提升，是新时代发展理念的根本基石，必须着力有效提

升。 

(一)提高劳动者受教育年限 

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优化升级，提出了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新要求。本文计算表明，数字经济部门从业者平均受教育年

限为 13.47年，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10.3年[17]，与数字经济要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巨大差距。良好的教

育水平能够帮助劳动者更好地吸收信息、学习新知识、适应新变化，从而满足岗位的新技能需求。当今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还需进一步提升，加强学历教育，劳动者应具备与时代相适应的知识水平。促进教育型人力资本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优

质劳动力供给。 

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的研究发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主要增加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就业岗位，牺牲了对

受中等教育求职者的就业岗位，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主要从事非常规体力工作)基本不受影响，即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两极分化

假说:对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最快，对中等教育劳动力的需求下降最快
[18]
。Goos等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就业两极化[19]。 

从国际比较来看，2018年中国 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26年，而美国、英国和德国 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分别达到 13.4 年、13.0 年和 14.1 年。可见，中国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巨大的差距。因此，当今我

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加强学历教育是必由之路。 

(二)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数字经济背景下，在促进劳动力获得与数字经济新岗位相适应的技能方面，应提供针对性、系统性的技能培训项目，使得

劳动者不易被新技术替代。从政府方面来说，应发挥其所具有的权威性，以最新的行业技能需求为导向，帮助就业者接受再培

训课程。建立终身学习的职业技能体系，鼓励引导劳动者实现技能提升，从而实现工作行业、职位的升级革新。从企业方面来

说，培训在企业提升劳动力素质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三)培育更多数字产业人才 

技能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具有较高的入门门槛，毕业生新入职后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学习工作技能和适应岗位要求。人才

的培养应渗透在各个环节，供需两方对人才培养和需求逐步形成认知统一，不断深入理解人才需求。普通高校是当前数字产业

人才的重要来源，学校要重视数字化课程建设和学生的数字化工作实习，让企业更好地参与到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中。鼓励高

校和企业联合办学，积极提供技能培训课程，助力人力资本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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